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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周末，我们几个留
学生预订了特隆赫姆峡
湾附近的小木屋，开始
海钓之旅。那地儿名叫
特罗索维加（!"#$#%&!
'(），依山傍海。我们到
那里时，捷足先登的吴
师兄正在岸边小试身
手。他手握鱼竿，不断地
甩钩，收竿。与河钓不
同，海钓没有浮子，只需
在鱼线末端绑上一个金
属假饵。假饵小鱼模样，
带着倒刺，重 )*+,*克，
入水后，愣头愣脑的海
鱼撞见就会咬钩。四点
多了，太阳还是老高。海
浪拍打着礁石，激起阵
阵水花。“今天浪大，明
天起个大早，一定会有
收获。”吴兄说。
翌日清晨，我们一

行五人乘着小艇从码头
出发。天灰蒙蒙的，海上

飘着一层薄雾，风平浪静，见不到一
只海鸟。小艇“突突”地在蓝海里行
驶，滑过青山与小屋。十分钟后，掌
舵的邵兄关了马达，“就在这儿试试
手吧！”大家开始甩竿，站在船上不
便发力，但经过几次尝试，也能抛到
二十米开外。“没有浪，‘流’的作用
却不可小觑。”邵兄学流体力学，习
惯用行话解释现象。
垂钓良久，猛地，我紧握鱼竿的

双手抖了抖，鱼线那头被重重地扯
了一下。几秒之后，一阵猛烈的牵
扯，细细的鱼竿快弯成了 -*度。“有
动静！”我激动地站起来，双手攥着
鱼竿。师兄还那么淡定，“别急，一边
遛，一边收线。”我摇着转子，使劲地
往回收线。应该是个大家伙，手中的
转子不时被拨回几圈。倏然，船底暗
流涌动，那家伙使足蛮力试图拖着
小船向外海逃逸，我顺着它的行迹，
不停地收线放线。五分钟后，艰难一
刻终于过去，那家伙力所不逮，任由
我拽着呈圆周运动，一点点向我靠
近。我仿佛成了“老人与海”的主人
公圣地亚哥，开始得意起来。)*分
钟后，白色的鱼肚渐渐浮出水面。
“好个大家伙！”小刘拿来网兜，身手
敏捷地把鱼抄入网中。鱼落入舱中，
又是一阵扑腾，打得小艇左右颠簸。
这是一条黑鳕鱼，一米多长，十几斤
重，黑背白肚，嘴里布满锯齿，鱼钩
深陷其中……我像个外科医生，小
心翼翼地把假饵取出，我想要的，是
一件完整的战利品。硕大的鱼鳍又
摆动了两下，偃旗息鼓了。
好运连连，转瞬间，同船伙伴各

自斩获大鱼一条。“撞到鱼窝子了！”
邵兄说。鳕鱼喜欢结队出游，片刻工
夫有如此收获，定是碰上了鱼群。
挪威的海岸线绵延达两万余公

里，鱼类在挪威人饮食中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我们所处的特隆赫姆
峡湾以盛产黑鳕鱼和三文鱼闻名，
堪称“海钓天堂”。新鲜的鱼肉细嫩
润滑，可炒菜、炖汤，我们在海边的
木屋里，让舌尖味蕾着实享受了一
番大自然的赋予。

! ! ! !四十多年来，姨妈自年轻时嫁到
广东后，就再也没回家乡一次。牵挂
她的母亲总是对我说，你姨妈那个病
让她膝下无子，只能在电话里对我哭
诉想故乡呀！大约在五年前，我一同
事自驾车去广东旅游，我想捎些礼物
给姨妈，母亲想了一夜，最终把家里
刚满月的小狗送上了车。她说，姨父
刚刚去世，姨妈物质上什么都不缺。
一晃这些年过去了，我日前才有

机会去广东出差，当然要顺路去看望
姨妈。刚迈进姨妈所住单元的门，楼
上便传来了犬吠，有些威严，也有些
娇柔。当我敲响姨妈的家门时，吠声
高频率、快节奏起来，不能不让人联
想到冬夜雪地里的狼嗥。屋内传来了
柔软的女音，是姨妈的声音：“‘点点’
走开，是我的红儿来了！”音落门开，
我更是警惕狂犬的偷袭，根本顾及不
了先招呼姨妈。

可是，点点绝没有袭击我的态
势，它摇头晃脑、憨态可掬，围绕着我
转起圈来。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
我的体味吧。姨妈见我严肃的表情，
用腿挡在它与我之间，责斥道：“自己
一边去玩去！”点点果然知趣地走开
了。片刻，它拱来了一颗小小的彩球，
在我面前显摆起来，有些欢迎光临的
意味。
姨妈说，这就是当年我捎来的小

狗。看着她笑容满面的样儿，我心安

了许多。姨妈又说，我从小就爱干净，
小狗送来的当天，我一夜都没睡安稳
觉，不是觉得床上有狗毛，就是担心
它冷不丁跳上床来……好不容易熬
到天亮，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它
送给了邻居。我饶有兴趣地问，那后
来呢？姨妈朝我挪了挪身子，捂着我
的手说，你猜让我惊喜的事是什么？
我前脚刚回到家，正要关门时，它撵
着我的脚后跟逃跑了回来。我现在还
记得它当时那可怜兮兮的样儿，仰着
个头不停地冲我叫，叫得撕心裂肺肝
肠寸断，我当时眼泪都流了出来。当
了两分钟主人的邻居说，你还是不要
再把它送人了，你姐能从千里之外把
它送你，一定有她的道理。说到这里，
姨妈又在找纸巾拭泪，她解释说她这
是高兴得落泪……

姨妈絮叨时，点点一直在她脚
旁貌似认真聆听。我注意到，它就那
么半蹲姿态，撑直的一对前肢一动
不动，只是两眼随着姨妈的身体挪
动而移动。点点可人的模样，也在这
一时刻让我心泛柔软。不需要姨妈
再叙述下去，我也能猜到点点没有
辜负母亲对它的重托———成为主人
忠实的伴儿。是呀，亲人没有忘却远
方的游子，点点是一位信使，它的重
托是把家乡的音容笑貌，立体地时
刻传递给姨妈，努力抚平她皱褶的
思乡之情……

! ! ! !今天阳光明媚，正巧
没事，于是在窗前给家里
的几盆花换换土。将一株
米兰从花盆里拎出来，旧
土堆在地上，准备按比例
掺些营养土。家里的俩猫
团子和诺诺听见动静立马
从沙发上跳下来，踱步到
土堆前。

要说这俩猫，打小都
是在室内养尊处优的猫主
子，极少在室外的广阔天
地摸爬滚打撒过野，除了
扒拉过颗粒状的猫砂，还
从来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泥土是什么
样子。踩过这一堆爪感明显不同于猫
砂的松散泥土，俩猫立刻来了兴趣。
扒拉泥巴不算. 还在上面打成一片，
翻滚撕咬，沾满一身泥土。我双手叉
腰抓狂了：“你们两个甩货，不想让我
安生是吧？什么洋猫，就是俩土
猫———喜欢泥土的猫！等下就给你们
洗澡，全都洗！”
说起给猫洗澡，唉，真是个痛苦

的过程，就跟打仗一样，猫咪叫得那
个惨啊，邻居们还以为我家虐猫呢。
正好也该过年了，给它们洗个干干
净净吧。
大澡盆里放了半盆热水，抱起

团子慢慢放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将
水撩在它身上。一手稍微抬高它的
头，避免水流到眼睛和耳朵里，另一
只手拿淋浴头给它冲湿身体，然后
把猫咪专用沐浴液快速搓出泡沫涂
抹身上，用轻柔的手法按摩揉搓，再
用高压水雾冲洗两遍后，拿大毛巾
裹住身体吸水抱进卧室，赶紧再用
吹风机将它身上的毛吹干。团子始
终绷着一张小脸，一副爱谁谁的表
情。
轮到给老诺洗澡，这货似乎天

生跟水有仇，死活不愿意涉足水中。
我嗲着嗓子三哄两哄，勉强给它湿
了个身。它仗着块头大力气猛，几次
三番挣扎着要逃走。我干脆把沐浴
液稀释在盆里，给它泡了个 /01。它
气得火冒三丈，扭了好几回头作势
要啃我的手腕。最后可能挣扎累了，
冲洗的时候才算安静下来。
帮它俩洗完澡，累得我是满身

大汗哪，于是也进了浴室冲澡。透过
水雾，看到俩猫并排蹲坐在浴房前，
做集体参观状，仿佛在幸灾乐祸：
“哼哼，刚才淋了我们一身水，现在
也轮到你了吧？报应！”

! ! ! !每年冬天，我都要选一
些个大肥胖的蒜瓣，剥去外
皮，用一根很细的铅丝把它
们穿成一个圆环，然后把它
们放在一个天蓝色的浅瓷
碟中，浇上一些水，摆放在
朝南的窗台上。

如果天气暖和，有太阳
光照进来，三五天后蒜瓣就
会冒出浅紫或嫩黄色的芽
尖来。过不了几天，便渐渐
长高。开始有点像麦苗，越
长越旺，叶片也越来越宽。
半个月后，就能长成一丛碧
绿的蒜苗。在明亮的屋子
里，看去像一团绿雾，一片
青云，在让人赏心悦目的同
时，它还能给人带来浓浓的
绿意和勃勃生机。在天蓝色
浅瓷碟的衬托下，白白胖胖
的蒜瓣，浓绿的蒜苗，富有
层次分明的色彩美，分外好
看，我称之为蒜苗盆景。在花木凋零
的隆冬季节，蒜苗盆景生意盎然。这
冬日里的一片绿，特别引人注目，能
给人许多美的享受。

这种蒜苗盆景不仅有观赏价
值，也能给人一些实惠哩！下面条或
者炒米饭，做菜或做汤，临时缺葱
蒜，在蒜苗盆景里掐上几根，作为作
料，吃起来会更香。
蒜苗盆景不需要肥料，也不需

要精心护养，只要每隔几天浇点清
水就行了，既干净又省事。蒜苗的生
长，完全靠蒜瓣从土地里吸取、积
蓄、储存起来的养分。这种养分越充
足，蒜苗的生长就越旺盛。一个蒜
瓣，可以长成一棵粗壮的蒜苗，这需
要多么充足的养分积蓄啊！就像水
仙花一样，一个拳头大的小球，泡在
清水里，只要温度适宜，它就能长出
碧绿粗厚的叶瓣，开出好看的淡黄
色的花来，给人美的享受。

欣赏蒜苗盆景，我们还能得到
一些启迪。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知
识学问，积累得越丰富厚实，那么
他的工作和事业就越会有成就，他
的人生就能开出灿烂夺目的生命
之花来。古往今来，那些在不同领
域成就卓著的大师们，无不都具有
坚实的学养基础和渊博的知识积
累。从中，我们或许能感悟出一些
做人的道理来吧！

! ! ! !豫北平原多麻雀。随便走进一个
小村落，屋檐下，树梢上，一团团满是
的。叫着闹着跳着，扑棱着圆滚滚的
身子，倏忽飞出，倏忽又不见。每当早
上，这细碎杂乱的乐章响起，就像一
曲欢快的晨曲，立时身心清爽了，精
神也为之一振。

冬天下了雪，我们就在地上撒了
谷，支了笼，笼边支了棍儿，棍儿拴在
长长的绳子上。我们就躲在屋或树的
一角，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静静
地等待着，麻雀终于蹦蹦跳跳地去
了，这小家伙，还很狡猾，左看看，右
看看，确信没有危险了，才蹦跳跳地，
钻入了筛筐。我们按捺住扑腾腾的心
跳，猛地一扯绳子，棍儿弹起，筛筐啪
地一声罩下来，一两只小麻雀罩到网

里了，扑棱着翅膀，叫着跳着，像是网
中的鱼。我们奔过去，捉住它，玩会就
放了。因为麻雀是不能养的。别看麻
雀个头小，可是烈脾气，从被囚起，就
不吃不喝，不动不叫，如若呆傻。若是
过了夜，第二天早起你看吧，十有八
九麻雀就死了，硬硬的一团灰色的小
身体，你心里就伤感了，幼小的心灵
也有了一丝惋惜与后悔。正因此，乡
人又把麻雀叫雷公鸟，意指其暴烈的
脾气。

老家的房子是出檐的平房，麻雀
就尤多，那一根根椽子与砖墙的缝
隙，遮风又挡雨，刚好成了麻雀温暖

的家。清早起来，歌声细密如雨，叽叽
喳喳叫不停，院中密密的桐树上，翻
腾着灰色的轻捷的身影儿，有了这些
雀儿，空寂寂的小院便一下子热闹活
泼充实起来。后来父亲又在房子内用
木板铺了阁楼，就离麻雀更近了，上
得阁楼，抬脚就可见墙头一窝窝黄黄
的草，这便是麻雀的巢穴了。有时有
几枚蛋，蛋很小，跟鹌鹑蛋一般大小，
还热热的呢。有时也就有了幼雏儿，
裸了身子，仰着小嘴，喳喳地叫着，在
手心里一蹬一蹬的，张了大嘴，惊恐
地哇哇叫着。麻雀父母回来了，发现
家中被袭，便叽叽喳喳地，声音十分

慌乱，全没了以前的欢悦。若是在院
子里，有的幼鸟突然跌落下来，麻雀
便围着鸟儿，声音中充满着不安，凄
厉。甚至会不惜一切地俯冲下来，在
距你头上一二尺的地方盘旋。这实在
是一种重情义的鸟，也是一种勇敢的
鸟呢。

姨妈的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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